歐陽修詞的情感內涵
溫優華
（韓山師範學院學報，廣東潮州521000）
 [摘一要] 文章從歐陽修的240 餘首詞出發，分析了歐陽修詞的情感表現。隨著作者年齡和經歷的變化，詞中的情感呈現出由描寫豔情到記寫友情再到敍述逸情的變化。同時詞的寫情方式和角度也發生了深刻的變化。
羅泌在《六一詞跋》雲：“公性至剛，而與物有情”從歐陽修詞中表現的情感來看，此情不僅僅是儒家思想中的：“發乎情，止乎禮儀”之情，也不僅僅是那中狹義的“豔情”，而是蘊涵著歐陽修曲折的人生經歷和豐富的人生體驗。豔情、友情、逸情是他表情的一條情感線索。
歐陽修一生官場沉浮，屢貶屢用，隨著生活經歷的變化，詞的表達的內容不斷的豐富起來，特別是在慶曆六年（1046）謫知滁州以後，寫詞筆調更加疏放健朗。歐陽修四歲喪父，家境中落，母親用蘆稈畫地教他識字。自幼好學，樂觀向上，一生無論在何種況景下都不會頹廢不振。二十四歲及進士第，第二年至西京洛陽留守推官，時錢惟演為西京留守，幕下多名士，歐陽修與尹誅、梅堯臣等為友善，詩酒唱和，遂以文章名冠天下。景元年召試學士院，授宣德郎，試大理評事兼察禦史，充館閣校勘。兩年後直言為范仲淹辯護，貶夷陵後又複職。慶曆五年，因“張甥案”貶知滁州，後移知揚州，穎州，應天府。輾轉流離，後有不斷升遷，嘉蝣五年，官至樞密副使，六年改任參知政事。神宗時改外任，出知毫州、青州、蔡州等。熙甯四年以太子太師致仕，居穎州，次年卒，諡文忠。歐陽修曆仕仁宗、英宗、神宗三朝，雖遭三次被貶，但每次遭貶之後都能重新站立起來，投入到政治生活當中，總保持胸懷曠達的情懷，不因憂患凋零而愁苦哀傷。最終官位顯達，人生閱歷豐富多彩。
歐陽修自幼聰慧強記，少年好勝，卓有詩才，官閑無事，常常遊宴作詞享樂。北宋前期的文壇基本上被晚唐、五代餘風所籠罩，詞壇也不能倖免，花間詞、南唐詞是當時詞人所奉的圭臬。此時詞壇歐陽修和宴殊齊名“宋初大臣之為詞者，寇萊公、晏元獻、宋景文、范蜀公，與歐陽文忠並有聲藝林，然數公或一時興到之作，未為專詣。獨文忠與元獻，學之既至，為之亦勤。翔雙鵠於交衢，馭二龍于天路。且文忠公家廬陵，而元獻家臨川，詞家遂有西江一派。其詞與元獻同出南唐，而深致則過之。”(馮煦《蒿庵論詞·論歐陽修詞》)再加上早年歐陽修在私生活方面表現的富有個性，敢作敢為，有時候年少氣剩無所顧忌，幸虧當時遇到錢惟演這樣能識大體的上司，對他有所包容。此時作詞寫男歡女愛、離別相思、沿襲傳統藝術路數。如《臨江先》“柳外輕雷池上雨，雨聲滴碎荷聲。小樓西角斷虹明，闌幹倚處，待有月華升。燕子飛來窺畫棟，玉鉤垂下簾旌，涼波不動簞紋平。水精雙枕，傍有墮釵橫。”此是寫閨情。《錢氏私志》載“歐陽文忠任河南推官，親一妓。時先文僖罷政，為西京留守，惜歐陽有才無行，共白於公，屢微諷而不之恤。一日宴於後園，客集而歐與妓俱不至，移時方來，在坐相視以目。公責妓曰‘未至何也？’妓雲‘中暑往涼堂睡著，覺失金釵，猶未見。’公曰‘若得歐推官一詞，當為償汝。’”歐陽修當場賦此詞，坐客皆稱善，而妓得釵。從中可看出來歐陽修多與歌妓混在一起，並且大膽謳歌男女情愛，表現得婉麗柔美。如《南歌子》“鳳髻金帶，龍紋玉掌梳。走來窗下笑相扶。愛道：‘畫眉深淺入時無？’弄筆偎人久，描畫拭手初。等閒妨了繡工夫。笑問：雙‘鴛鴦’字怎生書？”寫夫婦之間和諧融洽的生活情態，道盡柔情蜜意。歐詞更富情感，更濃摯、深沉，表達上也更直接坦率點。如《踏莎行》“候館梅殘，溪橋柳細。草熏風暖搖征轡，離愁漸遠漸無窮，迢迢不斷如春水。寸寸柔腸，盈盈粉淚。樓高莫近危闌倚。平蕪盡處是春山，行人更在春山外。”此首寫的是離情，構思別別致，描寫也細膩生動。上下兩片分別描寫了離別的兩個場景。上片寫行人，梅殘柳細，草熏風暖，寫盡春天景色，由景生情，愁思如湧。下片寫思婦，由遠而近，柔腸寸斷，粉淚洗臉，登樓遠望，平蕪春山，一望無際，春山之外更是離人情。唐圭璋評曰“此首上片寫行人憶家，下片寫閨人憶外。起三句寫郊景如畫，于梅殘、柳細、草熏風暖之時，信馬徐行，一何自在。‘離愁’兩句，因見春水不斷，遂憶及春愁之無窮。下片言‘閨人之悵望’，‘樓高’一句喚起，‘平蕪’兩句拍合。平蕪已遠，春山則更遠矣，而行人又在春山之外，則人去之遠，不能目睹，惟存想像而已，寫來極柔極厚。
隨著年齡的增大和對生命體驗的加深，歐陽修作詞內容更加豐富起來，筆調也疏朗起來，題材也不斷擴大。特別是那些描寫友情之詞有種翻折跌宕之勢，情感真切。如《朝中措》“平山闌幹倚晴空，山色有無中。手種堂前楊柳，別來幾度春風。文章太守，揮毫萬字，一飲千鐘。行樂直須年少，樽前看取衰翁。”借送別以抒情，通過對當年揚州生活的追憶，平山堂是他親自籌建，有著極為溫馨的回憶，所以此時情感更加熱烈。開頭“平山闌幹倚晴空，山色有無中”就介紹平山堂這個賞玩風景的的好地方，憑欄縱目，視野開闊，層層山色似有似無，‘晴空’‘山色’讓人舒襟暢懷。“文章太守，揮毫萬字，一飲千鐘”動作‘揮毫’‘一飲’物件是‘萬字’‘千種’，更加痛快淋漓地抒發自己的豪氣才情。歐陽修每每在與友人送別或相逢相聚時，便有無限的感觸，其中包含友人之間的一片情誼，仕途的奔波使歐陽修與友人有了更多次的分離與重逢，每到此時便會觸動內心的無限感慨。《玉樓春》：“兩翁相遇逢佳節，正值柳綿飛似雪。便須豪飲敵青春，莫對新花羞白髮。人生聚散如弦kuo，老去風情猶惜別。大家全盞倒金蓮，一任西樓低曉月。”兩翁相遇，人生聚散，時世多邊，且把種種苦樂煩惱丟到一邊，不如放懷豪飲。自己那種樂觀心態能夠感染鼓勵友人再度奮起。再看《聖無憂》：“世路風波險，十年一別須臾，人生聚散長如此，相見且歡娛。好酒能消光景，春風不染髭須。為公一醉花前倒，細袖莫來扶。”更有人生聚散沉浮後的徹悟。猶如李白《將勁酒》“人生得意須盡歡，莫使金樽空對月”憤悶憂患之情不作酸楚之態，而以疏狂之語。

晚年歐陽修詞作題材主要是歌詠風物，描寫山水。治平四年二月，在歐陽修生活中又起風波“長媳案”，雖然後來查證純屬誣陷，但對歐陽修觸動很大，更加加深了他的退隱之心，歐陽修曾多次上書要求致仕，終於在熙寧四年得到神宗恩准，退居穎州。穎州西湖也是風景優美之地，歐陽修陶醉在這湖光山色之中，閒暇之餘，多作詞，描寫西湖美景，表達自己那種閒情逸志。作品有《采桑子》十首從不同角度描寫西湖，如第三首：“畫船載酒西湖好，急管繁弦，玉盞催轉，穩泛平波任醉眠。連雲卻在行舟下，空水澄鮮，附仰留連，疑是湖中別有天。”此首描寫西湖另外一種景象，載酒遊湖，乘著酒興欣賞水天一色的美妙情景。在節拍緊湊-的歡快的音樂聲中，傳杯催飲，是一種有急管繁弦助興的豪放，因而在平波之中有‘任醉眠’之語，豪飲之後有了一點微醺的醉意，著醉意催化了詩意，激發了詩人的想像力。“疑是湖中別有天”多了一種視界，一種感受，“醉翁之意不在酒，在乎山水也”。嫣然是一個醉翁的曠達的心懷，清靜的心境。
總之，歐陽修詞題材上進行新的領域的開拓，猶如在憂傷的情緒之陰霾露出了晴日的點點光亮和溫煦。“情”可以說是貫穿起畢生詞的線索，早年的“豔情”，中年的“友情”，晚年的“逸情”。這些情不管是庸俗的，意趣高雅的，都能從一個側面反映歐陽修一生的得得失失，由於他對生活的樂觀健康的態度，這使他的詞有著豐富的情感內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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